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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
周刊
24 小 时 中 青 报 在 线

扫一扫关注
冰点周刊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程盟超

3月 3日，周五正午，公益组织“希
希学园”的负责人韩雪梅正飞奔在北京五

环外的皮村。她要穿过大片低矮的砖瓦

房，避开路上满地的秽物， 过布满湿水

泥和污水的土路，赶到同心实验学校——

一所被旧民房包围的打工子弟小学，像往

常一样，给孩子们上性教育课。

自这家专注于儿童性教育的公益组织

成立，并将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

组的《珍爱生命》读本引入打工子弟学

校，类似的日子已持续了将近 3年。
3月 3日这一天风和日丽，韩雪梅没

意识到，风暴正在逼近。

3天前，千里之外的杭州萧山，因为
学校失误，一位小朋友将这本需要老师辅

导的《珍爱生命》当作课外读物带回家，

在母亲面前大声读出了二年级下册的部分

内容：“爸爸的阴茎放入妈妈的阴道。”母

亲随即震惊。

课上一半，韩雪梅的手机被疯狂刷

屏。杭州那位母亲的微博映入眼帘：书中

直白的生殖器示意图和另一则防性侵故事

截图被发到网上。

随即而来的，是一片怒骂。

这对韩雪梅简直是晴天霹雳。在北京

大兴行知学校，北师大团队组织的性教育

已平静地实践了 9年，而《珍爱生命》则
进入了京郊 14所打工子弟学校。

好教材？坏教材？

第一次看到《珍爱生命》这套书时，

韩雪梅说，“仿佛看到了希望。”

在那之前，她是一名推广科学教育的

公益从业人员。突然有一天，她得知自己学

校的女学生被一位老师强奸了；过了一阵

子，她的朋友，一位体育老师告诉她，自己

三年级的儿子被初中生性侵了。

让她不解的是，女生父母觉得这事

“太丢人了”；体育老师怕伤害儿子，选择

忍气吞声，最终全家离开了北京。

“没有独立价值观的支撑，被人侵犯

时，孩子会因为恐惧而丧失反抗的意志。

而如果无法正视自己的身体，破除对性的

羞耻感，就容易觉得被性侵才耻辱。”韩

雪梅一度认为，现在的人们更缺乏的，是

价值观。

因此，当她看到《珍爱生命》大段篇幅

讲平等独立、尊重他人、作决定以及性不可

耻的内容时，认定了“这是一本好教材”。

但她带着教材走进学校，又发现自己

想得太美了。

“老师，为什么电视剧里刚出生的孩

子浑身都冒血，他会疼吗？”

“为什么非要男女结婚啊？我和女同

学不能在一起吗？”她自己 6岁的女儿也
问道。

这些问题让韩雪梅想到了自己。小时

候，母亲会因为“为什么要和爸爸一个被

窝”的问题给她白眼，得到性知识的唯一

场所是村头的公共厕所——在那里，姐姐

们会聊些“大人的事”。快 40年过去了，
很多性教育的问题仍然没有改变。

针对教材“太直白”“下流”的质

疑，编写《珍爱生命》的北师大儿童性教

育课题组回应称，“当一个孩子遭受性侵

害，他连什么地方被触摸都描述不清楚，

如何得到有效保护？”

这也正是韩雪梅的担心。她知道，有

小女孩曾反复遭遇父亲性侵，但每次和妈

妈哭诉，只会说“爸爸打我”“爸爸弄疼

我”，这样的表述长时间得不到重视。

有家长选择只告诉孩子哪里不能碰，

这种做法反而令很多专家担心。中国性学

会青少年性教育专委会委员、深圳性学会

会长陶林觉得，孩子是一张白纸，给予规

范、严肃的性知识，他们就会以科学的态

度面对；遮遮掩掩、一知半解反而勾起好

奇，再加上媒体、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性信

息，才可能诱发危险的尝试。

陶林在初中组织性知识科普大赛，结

果，台上的学生严肃地抢答、思考，台下

的成年人反而偷笑、议论，想歪的并不是

孩子。

韩雪梅的实践中，绝大多数孩子也都

严谨而轻松地对待性教育课程。

3月 10日下午，北京同心实验小学的
性教育课照常开始。五年级一班班主任卢

新晨要开讲“月经和遗精”。

“女孩子第二性征最显著的标志是什

么？”

瞬间，十几只小手举起来，“腋毛！”

“错了，再想想。”“是月经！”

面对“你们谁见过带血的卫生巾”的

问题，十几个女生毫不犹豫地举起了手；

而当卢老师将卫生巾画在黑板上时，后排

的一个男生笑着大喊，“老师，你这也画

得太丑了！”

“月经是很正常的，不脏，不恶心，我们

应该怎么看待它？”当卢新晨问出这句话

时，孩子们整齐地大喊出了：“不怕！”

韩雪梅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

者，如果是首次上课，听到“阴茎”“阴

道”这些词时，一年级的孩子能齐刷刷地

读出来，反倒是五年级的孩子可能会低头

翻书，甚至有孩子课前跑来问老师，这节

课的内容是不是不能讲。

“我们要帮孩子树立起科学的观念，

性的知识和生病、排泄一样，都是正常生

理反应，不值得羞耻，这才能帮助他们树

立正确三观。”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性

学家方刚表示，北师大《珍爱生命》读本

在这方面并无不妥。整体上看，“是小学

阶段最好的性教育读本”。

韩雪梅 6岁的女儿也是这套读本的忠
实读者。读完整整 11本书，孩子最好奇
的问题是，“妈妈，那么小的子宫怎么能

装下这么大的我啊。”

她没预料到网友认为读本会带坏孩

子。当有 16年性教育经验的一线讲师胡
萍指责《珍爱生命》盲目模仿西方，脱离

实践，会给孩子造成心理阴影，是“隐性

性伤害”的时候，韩雪梅被气得啜泣，一

晚上睡不着觉。

胡萍表示，性教育要讲究“优雅”和

“审美”。《珍爱生命》中出现的“插入”

“高潮”“性交”等词语超越了小学生的认

知规律，只会惊吓到他们，直白的生殖器

官图片也没有必要。

她提出了许多具体问题。比如二年级

下册展示了父母裸体相拥进行性交从而生

育的场面，过于细致的描绘会提前唤醒孩

子的性认知，激起模仿；五六年级谈到了

同性恋的内容，青春期的孩子恰巧在“同

性性行为”阶段，讲同性恋可能让他们陷

入自我怀疑而焦虑。

《珍爱生命》的编委、华中师范大学

性学教授彭晓辉毫不客气地反对胡萍这种

观点，“完全在迎合和代表部分保守家长

们的需求”。

在他的学术认知中，同性恋是先天决

定的，也没听说青春期会有“同性性行

为”阶段。反倒是很多同性恋因为压力缺

乏疏导，会在中小学阶段展现出情绪甚至

精神问题。

周五下午，北京同心实验小学，一名

男生大喊着：“三八妇女节就是处女膜撕

裂变成女人的日子。”

这个孩子承认，信息的来源是“每周

末都会看的一些网站”。

卢新晨曾有意调查这些不良信息的来

源，结果令他大吃一惊：这些五年级的孩

子会传阅黄色电影，上黄色网站，在玩游

戏时接触到色情广告，甚至从长辈那里听

到黄段子。

真正危险的性信息无处不在。曾有二

年级的孩子问韩雪梅同性恋是什么，还有

四年级的小男孩问她嫖娼的问题。面对五

花八门的社会新闻，以及同居、裸露、未

婚先孕的镜头和肆意美化的耽美文化，她

认为正规性教育是抵御它们的唯一办法。

恐吓式性教育“恐吓”了谁

在韩雪梅谋求进入校园的过程中，同

心实验学校校长沈金花痛快答应了。这个

校长看到，自己学校有学生六年级毕业就

去和男人发生性关系，流动儿童被性侵的

事也不少。

可韩雪梅给其他打工子弟学校发去的

联系，很多都石沉大海。

也有校长答应开展性教育，只是要求

韩雪梅多带点剖腹产、堕胎的图片来，

“越血腥、越吓人越好”。对于这些要求，

她都婉拒了。因为流动儿童子女本来就难

以融入当地社会，再用“恐吓”的方法去

教育，恐怕引起心理障碍。

不幸的是，在彭晓辉眼中，大部分中

小学对待性教育恰好就这两种态度：一种

是根本不当回事，胡乱应付，让校医、体

育老师或者生物老师每学期上节“生理保

健课”，甚至发本生理知识课本了事；要

不就是狠抓“恐吓式”教育，孩子别犯事

是关键。

对于后一种态度，这位研究了 25年
性教育的专家坚决反对，本身不科学不

说，更可能给孩子带来心理创伤。在他的

大学课堂上，有女生小时候与同龄儿童互

相抚摸，到中学接受了“贞洁教育”，便

觉得自己不再“纯洁”，自卑到成年，一

直有心理包袱。

事实上， 2008 年，教育部印发了
《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明确了从小

学到高中应该掌握的“生长发育与青春期

保健知识”；2012年实施的《小学教师专
业标准（试行）》，提到小学教师要掌握对学

生进行青春期和性健康教育的知识和方

法；国务院发布的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2011－2020年）》则明确指出，要将性
与健康生殖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

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文件没有任何

具体实施方法，更没有违背后的惩罚措

施，全都是原则性规定。开展性教育实际

上成了各学校校长决定的事项。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未成年

人保护法》还规定了开展性教育的相关内

容，严格来说，不开展性教育的校长还违

法呢。”彭晓辉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

线记者，校长们不一定担忧理论上的违

法，却在乎现实的压力。

性教育课程不进入学校考评，不涉及

升学压力；反倒是开展了，“哪怕 99个家
长说好，1个家长投诉，校长就可能要倒
霉”。

最近，韩雪梅一度在公共平台上答

疑，回应网友对《珍爱生命》的疑虑。可迎

来的却是一些网友毫无理性的破口大骂。

“唯恐学校不乱，给六七岁孩子教性知识，

五年级还不乱套？”“混蛋！教孩子在小学就

失身，中学就没处女了！教育败类！”

韩雪梅的好友曾被人骂作“干性教育

不得好死”。彭晓辉在公开场合被人辱

骂、殴打，甚至泼粪。

一个尴尬的问题是，决策部门的暧昧

态度和反对者们的疑虑构成了恶性循环。

在同心实验学校，性教育课程就曾被

一名学生家长叫停。

这位父亲找到学校，“公立学校不开

这门课，也没这门课。咋就你们来做呢？”

想破除这种局面，彭晓辉觉得，最好

的办法还是决策部门站出来，以行政决策

引领社会的风气，“不能被少数保守的人

牵着鼻子走”。

在一些发达地区，政府已然迈步。陶

林担任深圳市计生协会副会长期间，促成

了深圳卫计部门、教育部门以及学校三方

合作开展性教育的体系。此番合作下，开

展学生家长共七八百人齐聚一堂的性知识

讲座相当普遍，鲜有家长提出异议。

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这场艰难又有
希望的实验

希希学园缺钱缺人，专职工作人员只

有 3名女性，筹得的经费也只能勉强支持
14所打工子弟学校开展性教育。
同心实验学校刚开讲 《珍爱生命》

时，所有班主任都亲自授课。两个学期

后，坚持下来的只有卢新晨一人，其他班

级只能培训志愿教师入校上课。

韩雪梅完全理解这些老师。他们在打

工子弟学校教书，收入低、压力大。再加

上一门带不来任何收入的课程，很多老师

不堪重负。

在给孩子们讲授月经时，卢新晨提

到，这期间不要再进行剧烈运动，否则会

引起血崩。

“老师，什么是血崩？”稚嫩的女声紧

跟着响起。

“出很多血，是一种危险的情况。”

议论声在班里瞬间炸开，卢老师随即

转换了话题。但几分钟后，女孩子还是念

念不忘地再次举手，“老师，失血过多怎

么办啊？”虽然卢老师解释称这种情况很

少见，发生了就去看医生，可提问的女孩

依旧眉头紧锁。卢新晨一时没意识到，这

一章节讲到“月经期间过度运动会引起不

适”即可，不应该引入让孩子害怕的“血

崩”概念。

教师培训、听课督导和教学经验交流

都能给予老师支持。韩雪梅坚信，如果有

更充足的经费人力，各个环节更加完善，

教学效果会更好。

给打工子弟教授性教育，困难也的确

倍增：他们的父母无暇照顾孩子，性教育

知识更是少得可怜。

卢新晨班级的一位男生抱怨，如今爸

爸回家就玩手机，妈妈不识字，“没人教

这些事”；另一位女生则嘀咕，自己已经

来过月经，但只是“应付过去了”，妈妈

并没有教她处理的方法。直到当天上了

课，她才明白。

韩雪梅曾在一年级的课上发现一名坐

在教室后排的男生默默自慰。调查之后才

发现，因为条件限制，孩子和父母租住在

一间屋子里，孩子还没睡着，父母就发生

性行为，没有遮掩。韩雪梅相信，在流动

家庭，这绝非个例。

两年前刚开课时，五年级一班的这群

孩子大多觉得“很恶心”，有的甚至捂住

眼睛，堵住耳朵。

即使具体实践方法不同，大多性教育

工作者都将保证孩子一生安全快乐，不被

性问题困扰作为奋斗目标。胡萍回忆，自

己上完课后，有小女孩找到她说，自己家

经常和另外一位叔叔出去郊游，这位叔叔

会趁父母不在抚摸自己。直到今天，她才

知道自己被侵犯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

女孩想了半天，告诉胡萍，“以后郊

游，我会一直在妈妈身边，拒绝那位叔

叔！”

胡萍说，看到一个女孩真的成长了，

“这是最高兴的时刻。”

韩雪梅也相信，帮助希希学园做性教

育的人完全是被爱和责任感驱使。有的打

工子弟学校没有经费，依旧成立了性教育

教研组，任课老师们能为“讲预防传染病

要不要给孩子们展示避孕套”争执上大半

天；有的志愿者下班后，饭都不吃就赶来

上课，还要趁课间休息时间掏出手机，参

与公司的电话会议。

持久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参

与到这场艰难却充满希望的实验中来。

几天前，韩雪梅的邮箱里收到一位女

大学生发来的志愿者申请邮件。

她想都没想，就回复道，“这个周

末，我们上课选用的教材正面临质疑，收

到你的邮件，觉得充满力量。”

几分钟之后，女生为这事发了条朋友

圈。只看一眼，韩雪梅的眼泪就止不住地

滚了下来。

那上面写着：为众人抱火者，不可使

其冻毙于风雪。为自由开路者，不可使其

困顿于荆棘。

性教育吓住了谁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江 山

在全国多个“雷锋村”中，这片距离

长沙市中心约 10公里的土地具有独特的

意义。雷锋在这里出生、长大，直至 18

岁远赴几千公里之外的东北工作、参军、

牺牲，成为全国人民的精神偶像。

这片土地也被打上了明显的时代印

记。上世纪 60年代之前，它叫“长城大

队”，属于望城县坪山人民公社。雷锋牺

牲后，它改名为“雷锋村”。如今，它并

入长沙市，成为“雷锋街道雷锋社区”。

在雷锋故乡寻找雷锋，似乎不是一件

困难的事。这里的小学、中学、医院、法

院、交警大队、派出所，街道上很多商店

都以“雷锋”命名。雷锋社区一位工作人

员称，公共设施能被赋予“雷锋”的名字

是一种荣耀。

3 月 5 日是全国第 53 个学雷锋纪念

日，长沙大雨如注，依然拦不住雷锋纪念

馆里黑压压的人群。能容纳 1000 多人的

宽阔广场前伫立着高约 5米的雷锋塑像。

展馆外墙上，“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毛泽

东题词和雷锋画像中间，巨大的电子屏幕

在暴雨中亮得刺眼。

“雷锋”还以另外的方式存在着。一

处三层临街建筑上，“雷锋商场”几个字

还保留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模样，笨重

的水泥字上红漆斑驳，这里售卖文具、五

金。

“雷锋汽车站”里的一张雷锋照片颇

不醒目地嵌在立柱内侧上端。照片中，雷

锋手握方向盘，对着镜头露出笑容。下方

红底黄字写着“向雷锋同志学习，争当红

旗驾驶员”。照片和黄字都被太阳晒得褪

了色，还有小广告被撕下来后的胶水痕

迹。

除了街道上林林总总的“雷锋”二

字，这里与其他省市的五六线县城别无二

致。

在上世纪 60年代，当学雷锋如火如

荼地在全国开展时，雷锋村作为雷锋的故

乡，却是最“时髦”的。雷锋村老支书黄

正钦回忆，1964 年，村里成为方圆几百

里最早通电的村庄。

每逢春秋农忙季节，附近驻扎的部队

就会“学雷锋”，来雷锋村栽禾、收割，

每逢雷锋牺牲的日子和学雷锋纪念日，还

会有专门的人员来村里放电影，“一直放

到家家户户都有了电视”。

21 世纪初，雷锋村周边区划调整，

在并入城市的浪潮中，农业用地被征收成

了建设用地，盖起了高楼别墅，修起了工

厂街道，而“老雷锋村”村民也迁居到了

不同的地方。

雷锋的堂弟雷正球回忆起雷锋，仍是

和他睡过一张床的童年伙伴的模样。雷锋

18岁离开家去辽宁工作后，会在他上中

学时每学期给他寄10元生活费。

“雷锋就是一个平凡的人，如果全国

人民都像雷锋一样做平凡事，不图名不图

利，社会就会好。”雷正球说，“现在以经

济为主，一切都向钱看。”

他看着家门口的土地被卖给房地产

商，开发成英伦风格的别墅小区。唯一保

留下来的雷锋故居，黄土茅屋，与周围

“简爱区”“剑桥区”里的小别墅格格不

入。

他如今搬到雷锋纪念馆对面的小区居

住。他的窗子下，卡拉OK厅的歌声在白

天依然隆隆作响，麻将室里挤满了闹哄哄

的人群，烟雾缭绕，这里的生活属于市

井，不属于雷锋。

与雷锋纪念馆仅一墙之隔的雷锋小学

里，每层教学楼都贴着雷锋的剪纸、书

画，许多班级门口的牌子上张贴着“雷锋

中队”的标志。在“续写雷锋日记 传承

雷锋精神”的展板上，打印着孩子们写的

日记。这里的孩子常常“走半个小时，去

雷锋河边捡十几分钟垃圾”。

社区的一个干部说，社区组织老师免

费为孩子补课、老年书法协会免费写春

联，还有广场舞比赛等，“学雷锋应该是

多层面的，要提升文明程度，那个形式还

是要的”。

雷锋车站一位公交车司机说，“学雷锋

就是搀扶老人等等，但是如果有违章驾驶，

即使再做好事也不行。”“看，我休息的时候

也过来修修车，这也算学雷锋吧。”他拧着

公交车轮胎旁的螺丝钉，忙得顾不上回答

记者提的很多问题。

但最后，他们会不约而同地指向一个

地方，说“喏，你去那里找，雷锋纪念馆

活动最多嘛”。

在雷锋纪念馆，最吸引孩子的，是展

馆侧墙上一组“雷风侠正能量动漫展”，

照片里的“雷风侠”戴着镶嵌着一颗红五

角星的“雷锋帽”，救火扫地抓坏人无所

不能。这一漫画形象也被印在巨大的竖条

幅上，悬挂在雷锋小学四层楼高的校舍墙

外。

雷正球说，过了 3月，雷锋纪念馆又

会冷清下来。

3月 8日，馆外一队西装革履的男女

青年站在汽车旁，十分引人注目。其中一

名女子走上前来，介绍自己来自一个新能

源汽车公司，正在举行“学雷锋”活动，

“扫一扫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号后，10公里

以内都免费送你回家”。她的同事在旁

说：“保证不要钱！”

“雷锋村”里寻雷锋
观象台

2月21日，演员正在后台整理妆面和头饰。 视觉中国供图

同心实验学校卢新晨老师正在性教育课上为学生教授“月经和遗精”的章节。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程盟超/摄

广州最后的粤剧茶楼


